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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遠也不會明白自己做錯了什
麼，因為你的心不在這裡，你的柔順是
被現實所逼出的無奈表現，不是出自於
你的真心！你自己內心有數，成親這麼
久了，你曾全心全意對過我嗎？曾真正
關心過我嗎？靚兒，你對我的感情就像
這串晶玉，看似純然無瑕，一顆顆卻是
分開的，線一斷就散了！」他嗓音很
冷，大手用力一扯，項鏈斷落，晶玉霎
時灑落一地，敲出了清脆的聲響。

霍非凡推開凌靚兒，寒著臉大步離
開。

凌靚兒輕呼，小手想接住四散的晶
玉，晶玉卻從她手縫中散落。她愕然地睜
大眼見霍非凡離去，她想追上，腳動了一
步，卻不知道自己追上他後要說什麼，祇
能愣愣地看著他氣沖沖走出內室離開，然
後傳來了大門用力關上的巨響。

這聲響也像打在凌靚兒的心上般，讓
她感到隱隱作疼。呆了半晌，凌靚兒才回
神忙蹲下身撿拾晶玉。這麼美麗的項鏈，
他怎捨得這樣毀棄它呢？這還是他要送給
她的禮物啊。邊撿，凌靚兒的眼淚也不自
覺地落下。

雪蓮、綠萍看到莊主鐵青著一張臉從
如玉樓離開，她們忙回房看到底發生什麼
事了。

「九夫人，您在找什麼？奴婢幫您。
」雪蓮看凌靚兒蹲在地上撿東西，忙和綠
萍要幫忙。

「不要，你們不用幫忙，我可以自己
找到的，你們別進來，退下去吧。」凌靚
兒抹去眼淚，趕忙喝阻丫環們動手。那是
屬於她的東西，她不想別人幫忙。

雪蓮、綠萍對看一眼，不懂夫人為何
不要她們幫忙，但夫人這麼說了，兩人祇
好退下。

凌靚兒將地上的晶玉一顆顆撿回盒
裡，仔細地一處處尋找可有遺漏的，直至

確定都找齊了，才放
下心。

看著錦盒裡一顆
顆光淨的晶玉，凌靚
兒放在掌中撫弄。如
今晶玉是找齊了，但
晶玉的洞這麼小，一
般的絲線根本穿不過
去。她無奈地輕歎口
氣，難道這條項鏈就
這樣散了再也穿不上
了嗎？

或許它原來的線
還能用呢。凌靚兒又
忙在地上找被扯斷的
線。找著了！這條線
細如髮絲，也是透明
的，她細心檢查這線
斷得如何，卻驚訝發
現線本身並沒斷，祇
是兩端打結處被扯開而已。這令凌靚兒很
開心，立刻就將晶玉一顆顆串回線上，再
小心謹慎地打好結。可以了！凌靚兒歡喜
地看到晶玉又串成了項鏈，將項鏈緊緊握
在手中。等霍非凡回來看到她將項鏈恢復
原狀了，他一定就不會再生氣了吧？

你對我的感情就有如這串晶玉，看似
純然無瑕，一顆顆卻是分開的，線一斷就
散了！

霍非凡的話跳入她腦裡，凌靚兒心
緊縮了下。是這樣嗎？霍非凡認為她對
他無情，她自己以為呢？凌靚兒自己問
自己，也努力思索著答案。

月亮的光芒照在晶玉上，本來透明
無色的晶玉起了變化，七彩光華在珠面
上流轉，每顆晶玉都在發光，如同一個
個小月亮般，還比月色多了許多道光
彩，非常亮眼奪目。 （五十）

「事實上，我應該早點來拜望您才是，祇是
一直鼓不起勇氣。今天為了智子小姐，我不得不
來向您請教一些藏在心底的問題，若有失利之
處，還請您鑒諒。」

「你是從加納那兒聽說我的事吧？」
衣笠智仁嘴上雖這麼說，臉上卻看不出絲毫

不安的神色。或許他早已想到會有這麼一天，所
以才表現得如此穩重。

「不，加納律師什麼都沒說，是我在進行各
項調查時聽到您的大名，因此才知道的。而且
前天晚上我還在劇院裡見過您，不是嗎？」

衣笠智仁微微瞇起眼睛，他對於這件事並沒
有做任何解釋。

衣笠智仁的住處坐落在澀谷松濤，除了長年
服侍他的老傭人之外，祇剩幾名僕人。

他近年來的生活主要是栽培蘭花，從金田一
耕助目前所在的會客室看過去，不難看見對面的
溫室裡栽種了各種珍奇的蘭花品種。

今天是戲院發生命案的第三天，金田一耕助
因為命案疑雲重重而百思不解，祇好下定決心前
來拜訪衣笠智仁。

他原以為這次登門拜訪，衣笠智仁不是樣稱
不在家，就是讓海己吃閉門羹，沒想到結果卻出
人意料之外；衣笠智仁不僅在會客室接見他，而
且還答應和他單獨會談。

「您身份特殊，我也能理解您不想在公開場
合露面的心情。但是我們卻不能任憑的案發生而
坐視不管，所以，我想請教您一些問題。」

「是的，我們不能再讓兇手逍遙法外了。
」

衣笠智仁神情黯然地附和著金田一耕助的話。
「關於這件事，祇要是我知道的，一定會毫不保留地告訴

你。可是正如你剛才所說，我並不想站在大眾面前，我希望自己
的名字不要出現在報章雜誌或任何媒體上……」

「這一點請您放心，我絕不會洩露您的秘密。」
「謝謝你。」

衣笠智仁清澈的眸子定定地注視著金田一耕助，不久微微一
笑。

「你對我的事瞭解多少？」
「嗯，七八分吧！你是智子小姐的爺爺，不過由於你不能公

開表明自己的身份，又希望能盡早見智子小姐一面，於是私下化
裝、易容前往修善寺。」

「沒錯，沒錯。然後呢？」
「接下來的部分祇是我自己的推測，如果有不對的地方，還

請多包涵。您不中意大道寺先生為智子所挑選的未來夫婿人選，
所以另選多門連太郎，並且希望他能和智子小姐結婚？」

金田一耕助一說完，衣笠智仁立刻瞇起眼睛，表情吃驚地看
著他，過了一會兒才說：

「金田一先生，大道寺是不是也注意到這件事了？」
他顯得非常不安。
「不，我想他大概還不知道吧！當然，他是個明聰明人，自

然會對多門連太郎這號人物起疑心，祇是他似乎並不知道這一切
全是您策劃的。 （一○六）

呆了好一會，我才把陶格夫人的屍體，推到
了海中，一個浪花捲過，就捲了開去。

剛才，在發呆的時候，我在想：陶格夫人臨
死之前，用她的動作替代語言，給了我答案，可
是，答案是什麼呢？

她先指自己的頭，又把手按在我的頭頂上，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對於打這類用手勢來表示的 「啞謎」，不
是很在行。若干年之前，在我和白素各自駕車交
錯而過時，白素就向我作了幾個手勢，她要告訴
我的是 「有人在照鏡子的時候，在鏡中看不到自
己」，我就怎麼想都沒有想出來，後來累得白素
在日本，以謀殺罪被起訴，可知我在這方面的能
力甚差。

所以，我想了一會，不得要領，就不再去
想。一方面，仍然照我的笨辦法行事——我希望
在發現了陶格夫人之後，還能發現陶格先生，也
希望可以再發現多一些 「死」了的小機械人。

同時，我又細細把陶格夫人、伊凡和唐娜的
話，想了一遍，作初步結論。

陶格夫人的話，其實很容易理解：未來世界
的主宰者，回到了過去，做了一些手腳，設下了
圈套，使得世界的發展，到最後，會出現出機械
人作主宰的未來世界。

這個圈套，針對人類而設，而且，人人都
躲不過去，圈套的內容，十分複雜，大圈套之
中，還有無數小圈套。

人類顯然全跌進了這個圈套之中，因為未來
世界在許多年之後，順利出現。至於後來，未來
世界又發生了什麼事，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了這樣初步的結論之後，我不禁苦笑，但
同時也覺得很輕鬆——因為那是無法改變的事
實，不論我如何努力，都無法扭轉未來世界，由
機械人主宰的事實（我確知未來世界的存在），
我沒有什麼可做的。

陶格的一家人，在知道了有這種的圈套存
在之後，急於想說給我聽，那是把我看得太
高了，我有什麼能力去扭轉世界上必然會來
到的發展？

想到這裡，我長歎了一聲，這時，快艇也已
駛完了那一帶沿海的峭壁，並沒有進一步的發
現。我唯一可做的事也做了——大聲疾呼，請唐
娜的記憶組再進入陳安女的腦部，祇要一小時就
夠，把安安還給他們的父母，一小時後，安安再
變成植物人，也就不關溫寶裕的事了。

上了岸，來到了大宅的附近，經由溫寶裕告
訴我的一個秘道，進入了大宅之中，上了三樓，
祇覺得大宅中出奇地靜。

我推開了那間房間的門，祇見陳安安，仍然
像是一截木頭那樣站著。而溫寶裕則坐在她的面
前，雙手抱膝，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望著她，口
中在喃喃自語。 （七十八）

柯爺道： 「小女年輕，未嫻父母之訓，倘早為出嫁，必失公姑
之歡，此一不可也；我看宣家兒郎，外貌雖有可觀，內裡惜無實
學，且舉止輕浮，不似讀書人的氣度，此二不可也；兩姨做親，
更有嫌疑之別，一不謹防，將來必弄成大話柄來，此三不可也。
年兄前來代小弟的女兒做媒，非敢方命。祇為其中有三不可，不
能曲從。年兄切勿見怪。」裴爺聽這一派迂腐的話，不禁哈哈大
笑道： 「似年兄這番議論，將來代令嬡做媒妁，必是乃尊方得妥
當。」柯爺也笑道： 「年兄又來說趣話了。豈有毛遂自薦的？」
裴爺道： 「此刻不與年兄爭論，日後自有應驗。就此告別，回伏
貴連襟。」說著起身，柯爺也不相留，送了裴爺上轎而去。

方轉身回後，到了秀林房內坐下，秀林問道： 「外面會的是什
麼客？」柯爺道： 「是同年裴長卿。」秀林道： 「裴公來做什麼
的？」柯爺道： 「總是我家老不賢惹出來的事。」秀林吃驚道：
「說的什麼事是他惹出來的？」柯爺道： 「就是宣家姨侄來拜見

什麼姨丈姨母，這老不賢又叫出女兒與他見禮。你想，一個不出
閨門的女子，便與面生不之的人會面，成何家教！我說了老不賢
幾句，他還與我吵鬧。如今可弄出話柄來了。」

秀林道： 「有甚話柄？快說與我聽！」柯爺道： 「可恨宣家
小畜生，竟看上了我女。回去告知父母，央了裴司寇為媒，豈不
是個話柄！」

秀林道： 「你可依允這頭親事？」柯爺搖手道： 「小畜生在
那裡想天鵝肉吃，連夢也不曾做醒。我非但親事不允，從今後還
要加意防閒呢！」秀林肚內笑道： 「任你怎麼防閒，也要弄頂綠
帽子你戴一戴。但寶珠這個丫頭，見我十分肆無忌憚。待我激惱
癡老幾句，奈何小賤人一番，聊出前日心頭之氣。」暗將毒計安
排，反說： 「你也忒迂腐！兩姨兄妹乃是切戚，就常在一處頑
耍，有什麼苟且事兒做也來呢？」

柯爺哼了一聲道： 「你也來說混話了！男女年紀俱已不小，
豈無爪李之嫌？況宣家小畜生一見女兒之面，既有心求婚，便不
是個有行止的人了。何可令其常時聚首，以開冶容海淫之門？這
是斷不可的！」

秀林笑道： 「你女兒乃千金小姐，慣會說人的。怎肯將事做
錯，惹人笑話？還是你過於拘板。」這幾句話說得柯爺急起來，
連稱： 「混說！寶珠少不得有日大為教訓一番，方知女兒家不可
出頭露面，乃閨門之福呢！」 （九）

說完她與劉寒竹二人各鞠了一個躬，回
頭退到後面去了，金蒲孤實在懶得再去費心
思，連忙跟在她們後面也想去找到劉素客直
接解決！

可是說也奇怪，劉寒梅等二人的身形祇
在門口一恍，已經失去了蹤影，那扇門近在
咫尺，他用盡力氣，就是跨不過去，每舉一
步，暗中總有一股無形的力量，將他推了回
來。

金蒲孤連試幾次都無法成行，不禁心頭
火起，褪下肩頭長弓，搭上一支鷲翎金僕姑
長箭。

「唉」的一聲，長箭離弦，穿過門後就
如泥牛入海，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了，也沒
有產生任何影響！那門後是一面白色的粉
壁，看去全無奧妙，他的箭又是直線射去
的，壁上不見痕跡，箭卻失了蹤！

這個奇怪的現象使他怔住了。
門後卻傳出劉寒梅的笑聲道：
「公子這鷲翎長箭取材不易，請不要再

浪費了，四幅圖畫填起來並非事難事，不論
公子填什麼，主人都會出來相見的，公子何
必捨易而求難呢，案上筆墨已備……」

金蒲孤怒聲道： 「我偏不受擺佈！」
劉寒梅的聲音笑著道： 「那公子就請在

室中住下去吧，到時候我們自然會送上飲
食，保證公子生活無憂，祇是公子可別想離
開了……」

話聲寂然而滅，金蒲孤一氣之下，又向
來路退去，走到門口時，又被一股無形的潛
力推了回來！

耿不取見狀一歎道： 「小子！我們現在
是甕中之鱉，進退都由不得自己了，還是聽
人家的話吧！」

金蒲孤不服氣舉起一把椅子朝門中丟了
出去，木椅一閃而滅，倒是順利通過了，可
仍是不見反應。

後面傳來劉寒梅的笑語。 「公子可千萬
使不得性子，衣食定時供應，傢俱卻不再補
充，公子若是丟光了，祇有席地而坐臥，那
可是苦自己！」

聽聲音就在附近，然而卻無法捉摸，金
蒲孤抬眼四望，但見四壁空空，不見一物，
不禁怒道： 「你說的圖畫呢？這牆上一片空
白……」

劉寒梅遙笑道： 「公子若有意解圖，到
時自然可見！」

金蒲孤怒道： 「我放一把火燒了這間破
屋子……」

劉寒梅道： 「公子千萬不可輕試，此屋
為千古流傳最難解的玄天迷陣，主人也祇知
佈置之法，假如公子輕率地破壞了佈置，很
可能就困頓其中，連主人也無法將你們放出
來了！」

金蒲孤那裡信這些邪，搶著要去拿取屋
角的燭火，卻被耿不取一口吹熄了道： 「小

子！你別亂來！那婆娘講的是真話！」
室中四壁密閉，他們進來的那扇門是開

著的，外面通是通道，不透天光，另一扇通
後面的門也不透光，室中原來儀仗那枝燭火
照明，此刻已陷入一片黑暗！

金蒲孤在黑暗中摸索道： 「老耿！你也
心太心急了，這一來我就是想看圖也沒法子
了！」

話剛說完，門後擲進一團亮光，室中又
恢復了光明，同時又來傳來劉寒梅的聲音
道： 「主人實在是愛惜公子，特別破例以夜
明珠一顆奉上以供照明之用，也防備公子再
作焚屋之舉，希望公子別再拿自己開玩笑
了！」

耿不取拾起明珠置在燭台，明珠上發出
的幽光照亮了全室，他才向呆立的金蒲孤招
呼道： 「小子！乖乖地聽人家話吧！我相信
劉素客不是虛言恫嚇，我剛進這間屋子的時
候就感到有點不太尋常，誰知道裡面還藏著
這麼大的學問……玄天迷陣是有史以來最深
奧的一個謎結，真不知劉素客從那兒找來的
……」

金蒲孤本來還想說兩句氣話的，但是轉
念一想，這樣反而顯得淺薄無知，給外面的
劉素客平添笑料。

於是他閉起嘴，負起雙手，先踱到一麵
粉壁前，慢慢地移目望去，牆上隱約之間顯
出一個淡淡的人影，他立刻集中注意力，盯
著那人影看時，人影也漸漸地清楚了，不但
鬚眉毫髮，肌膚畢現，連那人影後面的背景
也隱隱可見。

畫中人是一個峨冠儒衣的中年人，丰神
秀美，形貌飄逸，祇是他的面容上卻流露出
無限的惆悵。 （六十）


